





条路对当时的韩愈来说最为妥当 ? 我们根据其 “云横秦岭家何
在 ,雪拥蓝关马不前”(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》)、“商颜暮雪逢人
少 ,邓鄙春泥见驿赊”(《次邓州界》)、“南阳郭门外 ,桑下麦青青 ”
(《过南阳》)、“犹有国人怀旧德 ,一间茅屋祭昭王 ”(《题楚昭王
庙 》)、“南行逾六旬 ,始下昌乐泷 ”(《泷吏 》)等诗句所述 ,可知韩
愈选择的是商山路。具体而言 ,是出长安后向东南行 ,走西京至蓝
田间驿道 ,复转蓝田 、武关驿道;再向东南入邓州 ,南下过襄州;经
荆州渡江 ,南下过岳 、潭 、衡 、郴等州 ,然后越岭至韶州 ,最后由广州
东行 ,抵达潮州。从京城至岭南 ,一路上涉江渡湖翻岭过海 ,倍极




唐朝水陆交通发达 ,驿馆制度也比较完善 ,大约每 30里设一
驿站 ,全国水陆驿计 1639所。驿道 、驿馆虽专为官中信息之传递
而设 ,百姓亦可依以遄行。时交通之便达有资料可证 ,杜佑 《通
典 》卷七 《食货七 》载:开元中 , “东至宋 、汴 ,西至岐州 ,夹路列店肆
待客 ,酒馔丰溢 ,每店皆有驴赁客乘 ,倏忽数十里 ,谓之驿驴。南诣
荆 、襄 ,北至太原 、范阳 ,西至蜀川 、凉府 ,皆有店肆 ,以供商旅 。”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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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,从京城南下岭南 ,在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下 ,可供选择的路线
就大方向而言至少有两条:
其一 ,取两都间驿道。出长安而东 ,沿渭水 ,出潼关 ,由陕州而
东 ,离开黄河 ,偏南行至洛阳 ,再经运河南下 。长安洛阳之间的两
都驿道在唐朝乃全国第一重要驿道 ,成熟 、完善而且路坦易行 。该
驿道沿途有驿馆约 30个 ,行宫约 19个 ,来往于两京之间的唐代帝
王 、百官 、举子 、商人和游客频繁穿梭的身影常可见于此途 。两都
间驿程 ,计约 835里(本文所记各地之间的驿程里数 ,均据李吉甫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)。
其二 ,取蓝田至武关驿道即通常所谓商山路。先由长安东南
行 ,溯灞水东侧 ,至京畿道东南隅之蓝田县。过蓝田关后 ,东行数
里 ,穿越京兆府与商州分界线之秦岭 。此段路途先缓后险 ,行走较
为艰难 。尔后便进入商州境内的丹江上流 ,再沿此道前行 ,经商
州 ,出武关 ,至邓州而南行 。这条从长安至汉水江畔的襄阳 ,呈西
北 、东南走向的交通路线因主要通过商山山区而被称为商山路。
这两条路线是长安至淮南 、江南 、山南 、岭南的必由之路。而
要前往潮州 ,这两条主线又可分出几条支线来 。如取两都驿道东
至洛阳后 ,可以先南下汝州 ,再折向西南至山南东道的邓州 ,然后
取荆襄 、湖湘南下;另外 ,也可以从洛阳东经通济渠至汴州 ,沿汴河
自东南而下 ,入淮后顺淮水转至邗沟 ,在扬州渡江 ,再沿江南河抵
杭州 ,然后折而西南 ,经歙州或衢州西至饶州 ,从洪州南下 ,取虔州
大庾岭路至岭南 。相较而言 ,这两条支线中 ,自洛阳转经荆襄南下
似乎不太有必要 ,因为这条路线除了比蓝武商山道平坦易行外 ,并




建疏通于隋炀帝时期 。唐受隋利 ,大力发展汴河航运 ,使之不仅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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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沟通富庶的东南地区和两京的经济要道 ,更因其航行的便利和
安全 ,吸引着来自巴蜀 、江淮或闽中甚至岭南 、安南的商 、客船 ,不
计远近 ,经由此道 。在唐人诗文及传奇作品中 ,诸如 “朝乘汴河
流 ,夕次谯县界”(孟浩然《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 》)、“千
里河烟直 ,青槐夹岸长 。天涯同此路 ,人语各殊方 ”(王建 《汴路即
事 》)以及 “汴水月明东下疾 ”(许浑 《送王总下第归丹阳》)等文人
取道汴河的例子俯拾即是。李吉甫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五云:“自
扬 、益 、湘南至交 、广 、闽中等州 ,公家运漕 ,私行商旅 ,舳舻相继。
隋氏作之虽劳 ,后代(指唐)实受其利焉。”所指亦即唐代汴河交通
之盛况 。
但是 ,汴河线也存在致命的问题 ,一是河床常淤塞不通 ,需要
不断地及时地疏治;二是容易被兵家控制 ,或因兵乱而被阻 ,尤其
在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情势严峻之时。如穆宗长庆二年 ,汴州发生
兵乱 ,汴路阻遏不通 ,而白居易偏在此时受命为杭州刺史。因此 ,
他只好缘蓝溪 ,出蓝田关 ,取襄州路赴任 ,所谓 “东道既不通 ,改辕
遂南指 ”(《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 》),说
的就是由两都驿道※运河线改走蓝武驿道※荆襄线了 。另外 ,即
使没有这两方面的问题 ,运河线在经由汴河 、邗沟 、江南河抵达江
南东道的杭州后 ,转而西向 ,经由歙州或衢州至饶州 ,再取道洪州 ,
经吉州 ,从虔州过大庾岭至岭南 ,绕了个大圈 ,里程比蓝武荆襄线
长得多 ,路途之遥 ,近 8000里 。因此 ,两都驿道※运河线虽有汴
河 、邗沟 、江南河之便 ,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选择。当然 ,
如果时间允许而游兴又浓的话 ,走这条线的行人还是不少的。如
元和三年十月 ,李翱被岭南节度使杨於陵辟为从事 ,次年正月自洛
阳南行赴任 ,走的大致就是这条线 。其 《来南录 》一文详细记载了
沿路经行情况:“(四年正月)庚子 ,出洛下河 ,止汴梁口 , ……乙
巳 ,次汴州 。 ……又二月丁未朔 , 宿陈留 。 ……乙酉 , 次宋
州 。 ……丙辰 , 次泗州 。 ……庚申 , 下汴渠入淮 , 风帆及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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眙 。 ……壬戌 ,至楚州。丁卯 , 至扬州。 ……辛未 ,济大江至润
州 。 ……壬午 ,至苏州 。 ……戊子 , 至杭州 。 ……辛丑 , 至衢州。
(四月)庚寅 , 至信州 。 ……辛丑 , 至洪州 。 ……五月壬子 ,至吉
州 。壬戌 ,至虔州 。 ……辛未 ,上大庾岭。 ……六月乙亥朔 ,至韶
州 。 ……癸未 ,至广州 。”他一路上游山玩水 ,好不尽兴 ,然而路途
遥远 ,费时苦多 ,从正月庚子(二十四日)至六月癸未(初九),花了
足足四个半月时间。除了在各景点游览停留及与友人欢会占用的
时间之外 ,花费在途中的就有三个多月。就官 、商 、僧 、道 、举子等





南而下 ,情形又将如何呢? 商山路在唐代是京城连接东南 、西南广
大地区的主要陆路交通干线 ,在全国的交通地位仅次于两都间驿
道 ,是全国的第二驿道 ,唐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曾明确规定:“从
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 ,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 。”(《唐会要 》卷六
一)而中唐以后 ,沿汴河线去东南的水陆交通常为兵乱所阻 ,商山
路地位因此更加突显 ,前举白居易赴杭州不得已改道即是一例。
所谓 “商山驿路几经过 ”(韩琮 《题商山店 》)、“商山名利路 ,夜亦
有人行 ”(王贞白 《商山 》),足见这条路在当时的热闹和重要性:唐




州 ,然后取道江南西道之湖南全境 ,溯湘水而上 ,向南先后经过潭 、
衡 、郴三州 ,进入岭南;再由韶州南下广州 ,从广州东抵潮州。这条
线不妨谓之湖湘郴州路。第二条支线是由襄州向东 ,经随 、安 、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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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州 ,渡江至鄂州 ,再顺江东下至江州 ,然后取道江南西道之江西








范围内 ,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两线又将如何取舍呢 ? 是年韩
愈离京赴潮 ,乃以左降官身份负谴罪而被逐。按唐令规定 ,左降官
被贬之后要限时发遣 ,不得在京耽搁或在沿途州县逗留 。如玄宗
天宝五载 ,因为左降官 “在路多作逗留 ,郡县阿容 ,许其停滞 ”而加
大了对他们的打击力度 ,责令 “自今以后 ,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 ,
日驰十驿以上赴任”(《唐会要 》卷四一),以至于 “是后流贬者多
不全矣 ”(《通鉴》卷二一五)。 “驰驿发遣”、“驰驿赴任 ”等字眼此
后屡见于史册 ,如德宗建中二年冬 ,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 ,
“仍驰驿发遣”(《贬杨炎崖州司马诏 》);永贞革新失败后 ,王伾 、
王叔文分别被贬为开州司马和渝州司户参军 , “并驰驿发遣”(《贬
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 》);宣宗大中三年 ,李德裕
贬崖州司户参军 , “所在驰驿发遣 ”(《旧唐书 ·宣宗纪 》)等等。
当然 , “驰驿发遣 ”、日驰十驿(一般行旅速度约为日行两到三驿)
乃是对罪情严重的左降官而言 ,韩愈因上表急谏迎佛骨而触怒宪
宗以致被贬 ,罪非恶逆 ,罪情比之杨炎 、王伾 、王叔文等人更轻 ,因
此虽被限时急遣 ,所谓 “一封朝奏九重天 ,夕贬潮阳路八千 ”,但行
速可能无须 “日驰十驿 ”。
尽管如此 ,敕令严急 ,作为戴罪之身的韩愈自当匆忙上路以求
速达。 “拘官计日月 ,欲进不可又”,仓皇之下 ,他选择了蓝田至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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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驿道 ,这条路虽然崎岖难走 ,但却比东出潼关取道洛阳 、运河更
为近捷省时 。尽管对于必须匆赴贬所的韩愈来说 ,选择了商山路 ,
就必须在 “时天晦大雪 ,泪目苦朦瞀 。峻途拖长冰 ,直上若悬溜 ”
的飞雪苦寒的严冬时节 ,翻越 “初从蓝田入 ,顾眄劳颈脰 ”的高山
(《南山诗》),那么 ,接下来的问题是:在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
两线之间 ,韩愈为什么取前而舍后呢 ?窃以为 ,韩愈选择前者 ,可
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:
其一 ,基于前文分析 ,韩愈赶往贬所 ,无须 “日驰十驿 ”、日夜
兼程 ,而是 “乘驿赴任 ”(如韩愈有诗题为《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
潮州刺史乘驿赴任……》),也就是计程而行 ,一路上勤赶路 、少逗
留即可 。他出发半个月后 ,经过襄州宜城时尚能偷得些许闲暇游
楚昭王庙 ,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又 ,其赴潮途中曾作诗 《泷吏 》
云 “南行逾六旬 ,始下昌乐泷” ,昌乐泷在韶州乐昌县 ,据 《元和郡
县图志 》所载推算 ,乐昌县西北取郴州路至长安约 3545里 。如果
从长安到乐昌费时六旬 ,那么 ,韩愈的行速平均应在每天 60里左











途;须南下岭南者 ,亦多溯湘水而上。如刘禹锡 、柳宗元二人 ,一生
两被贬迁 ,据尚永亮先生考证 ,永贞元年 ,二人一赴朗州 、一往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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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 ,皆经由蓝武驿道;十年后 ,他们由贬所返都 ,又再次经行商山路
至灞上(《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 》, 《唐代文学研
究 》第七辑)。除刘柳二人之外 ,终唐一代 ,曾在这条路上留下足
迹的使臣或迁客实不可一二数 。仅以初盛唐数人为例:武则天长
安三年九月 ,张说配流岭南钦州 ,有诗《代书寄吉十一》云:“一雁
雪上飞 ,值我衡阳道。”又 ,徐浩 《张九龄神道碑》中有句:“燕公过
岭 ,一见文章 ,并深提拂 ,厚为礼敬 。”称张说曾过岭经韶 ,见到张
九龄的文章 ,甚为器重 。由是知张说赴钦州 ,乃经行衡阳 、韶州等
地 。中宗神龙元年 ,沈佺期长流 州 ,途中有诗 《神龙初废逐南荒
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 》,知其南行道出郴州;两年后 ,他遇赦北归 ,
复经韶 、郴 、潭等州 ,有 《自昌乐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》、《哭苏
眉州崔司业二公 》(诗中有句 “长沙遇太守 ,问旧几人全 ”)等作是
据 。中宗神龙二年夏秋之际 ,宋之问在泷州贬所遇赦北归 ,亦曾取
道湘水 ,有诗 《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 》为证;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,他
二次被贬 ,自越州长史任流钦州 。他从越州北渡松江 ,溯长江而西
至荆州后 ,南行经过潭州 ,曾游览岳麓山道林寺 ,并作诗题壁;又有
《晚泊湘江》、《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 》、《游韶州广界寺 》等诗 ,
将其赴钦州路线清晰勾画。玄宗开元五年正月 ,张九龄罢职南归
韶州故里 ,道中有诗 《将至岳阳有怀赵二》:“湘岸多深林 ,青冥结
昼阴。”知其此行取道湖湘;开元七年正月 ,张九龄奉使广州 ,有诗
《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 》,表明他在南归故里两年之后 ,再次踏上





时性胜利 ,运河线一度得以平靖 ,韩愈仍然选择了商山湖湘路 ,远
赴潮州 。 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中文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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